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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云南地区的对外

交往历史基础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毗

邻，边界线长达 公里。 公里，中其中，中缅边界

老边界 公里，中越边界 公里。全省在边境线上的县

份 个有 ，具有与邻国陆地相连的对外交往区位优势和

源远流长的友好交往历史基础。从文物和文献记录来看，早

在秦汉之际，云南地区就已与周边各国建立起较为密切的经

济交往关系。因而，要想对这个在现代化经济中举世瞩目的

中华经济圈与东南亚经济圈连接部的意义有真正深刻和确切

的理解，并对它作出合理的战略评估，使它充分发挥应有的

作用，就首先要对这条纽带的渊源有所了解。当然，从严格

的意义上说，这种古代的经济交往并不等同于近代的对外贸

易。但是，由于这些情况是云南地区近代对外贸易的历史基

础，因而，在正式揭开云南地区近代对外贸易的篇章前，有

必要先对这些脉络略作一点追溯回顾。

第一章　　导论



第 2 页

一、充当古代朝贡通道的云南地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古代时期，中国与不同国家之间的朝贡关系，虽带有明

显和浓厚的政治色彩，但这种交往在一定的意义上，也不失

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物物交换。只不过由于当时自居于

“中央王朝”地位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往往“薄来而厚往”，并

不计较等价，因而人们常常会忽略了这种行为具有的交换本

性。当然，这种形式的交换不会很频繁，而且必然地局限于

以满足统治者需要的奢侈品为主要内容。但是，由此建立的

交往纽带以及道路的开通等意义，却是不可忽略的。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多种多样

需求的交换活动，也必然要逐渐展开。这不仅在同一地区、

同一国家内部是这样，在不同地区即使是不同国家的沿边地

区也是这样。而且交换品种也在发生变化，涉及人民日常生

活的用品，日益取代统治阶层间奢侈消费品的互换而占据交

换的主体位置。特别是当物物交换发展到向钱物交换过渡

时，更表示上述交换已具有向一般性交易活动迈进的条件。

所谓具有近代意义的不同国家之间的对外贸易，便是在这个

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古代，云南与周边国家经济交往的最初和最普遍的形

式，便是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上述交往关系发展过程的总格局

中，建立在亲缘地理、亲缘族情基础上的亲缘经济关系。

云南与祖国西南的周边国家山水相连，高黎贡山循怒江

西岸南下，内孕腾冲、龙陵和德宏地区，外沿伸展至缅甸东

部。碧罗山（怒山）自北而南至保山道人山后，渐自低扩，

向南延伸至缅泰境内。高山峻岭之中，孕育着的江川河流，

也沿山脉走势由云南流入周边国家汇入大海。如发源于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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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的红河，是越南境内富良江的上源；流经柬埔寨、越南

南部，与缅甸、老挝交界的湄公河，其上源是发源于青海，

经西藏入云南而南下的澜沧江；发源于西藏的怒江，南入云

南贡山县流至滇缅、缅泰交界处又名为萨尔温江；由众水汇

合的缅甸伊洛瓦底江，其上游又有由云南境内汇入的恩梅开

江、大盈江、槟榔河、盏达河、龙川江和南宛河诸多水系。

这种特殊的地理特征，形成云南与周边国家山水相依的亲缘

地理态势，并自然构成一个地理区域整体，即九大江河流域

的两岸人民共同赖以生存、发展的摇篮。生息在这里的各个

民族共同以之为相互流动迁徙、融合、消长和繁衍的交汇

地，以及北上南下的共同天然走廊。

这个由亲缘地理构成的广大境域内，居住着众多的民

族。在中越边境有傣、克木、苗、瑶、哈尼、拉祜、仡佬等

族。在中缅边境有傣、景颇（克钦）、阿昌、傈僳、佤等族。

这些民族大多跨境而居，有的在不同的国家内仍保持着相同

的称谓，如分布在云南、缅甸、泰国、老挝的苗族，都称为

苗族；有的则称谓相异，如傣族，居住在云南的叫傣族，居

住在越南、泰国的叫泰族，居住在缅甸的叫掸族，居住在老

挝的叫佬族或寮族。这些称谓相异的同源民族，语言近同，

生活、服饰和风俗习惯大同小异。

这种同源民族分属不同国度格局的由来，有其比较复杂

的原因。不过，总的说来，除了历史上疆域变更的影响外，

大多是各民族互相迁徙，又相互结合的结果。例如，据历史

考据，在今天的东南亚地区，自远古以来，就有泰族的先民

居住的遗迹。公元 世纪时他们已形成部落组织，其大

部落 掸国已出现，并从日南郡和永昌郡到中国通好。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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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时，泰族分成了暹、傣泐、掸、傣那四个部分四个区

域。其中的傣那和傣泐族居民继续向永昌、开南地区迁徙，

世纪元在云南设立行省，在泰族区又出现了新的结合。

域置车里、八百、老挝、麓川、孟养、木邦等六个宣慰司，

孟定和孟艮设御夷府。在缅族地区设缅甸、底兀刺二宣慰

司。在蒙族区设古刺，底马撒二宣慰司。其后，迭经缅甸、

暹罗、越南的一系列历史活动，到进入近代时，景迈归暹

罗，老挝属越南，孟艮入缅甸，云南保有车里。以上所述是

以泰族为例的历史情况，其他民族也大多有过类似经历。

由于这种民族交融的演化史程，使云南与周边地区、周

边民族、周边国家的经济交往，具有一种近于“血缘”的族

情亲缘关系，并成为历史悠久的长期互补互利，荣枯相依的

渊源。由此构筑起来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正是近代云南地

区开展对外贸易的深厚历史基础。

在上述民族不断迁徙，互相结合的史程中，周边国家曾

在很长时期内处于王朝不断更迭，政区经常变化的状态下。

越南是到公元 年才立国，缅甸是到公元 年才形成

统一国家，老挝则更迟至公元 年才建成独立的国家。

由于国力较为单薄，所以，在悠长的前述古代时期中，它们

便常有派遣使节，途经云南入中原，向中国各封建王朝求封

和朝贡的事。如汉代时掸族部落曾派使臣随哀牢携带土特产

由永昌道入贡，得汉封赏，后一次还曾献乐，并带有能吐

火、自支解和易牛马头的魔术团演出。唐代时也通过南诏与

中原内地联系，如唐德宗贞元十八年（公元 年 ），骠 国

王雍羌派王太子舒难陀，率领一个有乐工 人，乐器 种

的歌舞团出访中国，在唐都长安受到热烈赞颂。白居易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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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骠国乐》的长诗，描绘了这次演出的盛况。以后，骠

国又在 年和 年两次遣使和唐进行贸易，除了以物易

世纪中物外，还把骠国银钱带到了内地。 叶，骠国灭亡

后，蒲甘王朝的开国元勋阿奴律陀曾由八莫入云南求佛牙，

受到大理国王的友好接待，赠以碧玉佛。明、清两朝据实录

记载，朝贡往来甚密。朝贡往来过程中，充当桥梁作用的云

南地区与缅甸也自然建立了纽带关系。至于安南除可另走广

西的陆路通道外，还可以由海道进行朝贡且更为便利。所

以，其古代途经云南交往的史料较少。

地处内陆的老挝，与中国的官方使节往来，只有通过云

南进行。因而其记录要比缅、越为多。这种往来开始甚早，

有的史学家甚至远推到起自公元 世纪前的越裳朝贡或公元

初的堂明朝贡。不过，由于路途的艰辛，这种官方使节的往

来到唐代时才较多地正式见于记载。当时的文掸国曾多次带

来大象等贡物到唐王朝朝贡。宋元两代的交往记载虽较少，

但在有明一代，澜沧国 余次。永乐王又先后向中国遣使

二年（公元 年）四月，明朝在老挝正式设立军民宣慰

司，以刀线歹为宣慰使，颁给印信 。明末老挝被缅甸东吁

王朝侵占，其后又形成几个小国分裂割据局面。直到雍正年

间，老挝国内局势才基本稳定，与中国官方的交往重趋频

繁。雍正七年（公元 年），南掌王岛孙派出以叭猛花为

首的大型使团，带了两头大象，由云南进入北京朝贡。以后

又有多次朝贡，在加强同中国政治联系的同时，经济方面也

得到清王朝大量的回赠物 。英国历史学家霍尔教授曾针对

当时这种回赠物品的价值远远超过进贡物品价值的朝贡交

关系，指出其在经济上的意义是：“中国把东南亚使团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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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礼品记载为贡品，东南亚则认为这些礼物的意义主要是在

经济上，而不是在政治上。在早期，这是他们与中国进行贸

易的唯一途径。而中国船只则很少远航南洋，正当的贸易只

有通过进贡的使团来进行。此外，当中国送回一些礼物作为

对他们的进贡的一种答谢时，这些礼物便成为南洋各国获取

巨额利润的一种来源，因为其价值往往超过其贡品。必须提

到的是，当时东南亚各国的统治者，就是该国最大的商

对云南地区人。” 来说，则还有商道的拓展和睦邻的意义。

古代与周边国家经济交往的朝贡这种形式，对云南地区

来说，其经济意义显然是无法和后世的近代贸易相比拟和直

接联系的。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考察在古代已与朝贡形式

同时存在，并在古代已占据着云南地区对外交往主要地位的

民间经济交往。具体地说，即对“南丝绸之路”的形成和拓

展的意义作一些必要的说明。

二、“南丝绸之路”和古代的民间交往

“南丝绸之路”的形成，经历过长期的史程。

东南亚地区与各方的联系，是在黄河流域、金沙江流

域、恒河流域的各族先民向那里迁移扩散中建立的。有的学

者已由人种渊源上作出考证说：缅甸最早出现的北马族、阿

尔干族、孟族等与蒙古族有亲缘关系，而达赖族则含有印度

血统 。有的学者又由文献记录中寻获证据，指出：在公元

前 年建立的印度孔雀王朝的两部重要著作 《政事

也称《实利论》）和《摩奴法典》中，都已有“支那”

“丝”的记载。据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对《政事论）中

“侨屠耶”和“支那帕塔”这两个联在一起的词的含义的解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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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是：前一个词指的是一种与丝有关的东西，后一个词的意

思，为“支那成捆的丝”。“支那”是“秦”的音译。但也有

或 的转音学者认为梵语 ，似是 应译为滇。

既是南亚、西亚和西方人最早对中国的称呼，在这

里又和丝紧密联系。因而，有必要考察一下中国古代的丝

路，是不是秦朝时已有的通路。众所周知，在秦统一六国之

前，是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群雄争霸，烽火连年。当时南方

的蜀（今成都）远离战火，且以产丝和拥有较高的丝织技术

而闻名。由此推论，《政事论》中所述及的“支那成捆的

丝”，说它是从蜀地经云南输往缅甸转贩到印度去的可能，

显然要比说它可能是由北方去的合理得多，则外人最早时把

丝的来源地称“ ”本是指滇的，后”或“ 来因转

为“ （秦）反而使史学家津津乐道于北路，甚至忘了

南路，就不足为怪了。

著名的世界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杰弗里 巴勒克拉夫

在其 年发表的著作中，也对此指出过：公元前 世纪

时，大夏（今阿富汗）就已经存在着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

同印度、伊朗、地中海和红海的商业城市都有着密切的商业

往来。经缅甸转贩到印度的蜀丝，很可能由此又辗转贩运到

罗马。众所周知，历史上留有公元前 世纪凯撒大帝曾身着

丝绸盛装出现在王公贵族面前，引起朝野震动的记载。这也

是由“南方古丝绸之路”延伸到欧洲的一项佐证。

上述历史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以成都为起点，经由云

南、缅甸、印度、阿富汗而达欧洲的“南丝绸之路”，早在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已经在民间悄然存在。张骞不过

是正式发现了这条通道而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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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 年），博望侯张骞出使西

域从大夏（今阿富汗）归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

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

市’。”这种情况使张骞倍感惊奇和欣喜，他断定在汉之西

南存在一条中国外通他国的道路。返回后他向汉武帝“盛

言”大夏仰慕中国，很愿意与中国交往，但却慑于匈奴的势

力，道（北方丝路）阻不通。他认为汉之西南似有一条外通
，

他的之路，如果能由此道出，则“道便近，有利无害。 话

说动了汉武帝，“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

、出莋、出徙邛、出僰发间使，四道并出，出 ，皆各行
，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氏、莋，南方闭巂、昆明。 此外，还

另派“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

毒国。”但是，使臣到了滇国，被滇王滞留。此后在一年多

的时间内，汉武帝先后又派出十余批使团，“皆闭昆明（今

洱海地区），莫能通身毒国。”元封二年（公元前 年）汉

武帝遣将军郭昌、卫广率“三辅罪人”“巴蜀士卒”数万人

“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但大兵撤走

后，“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再派去的使团，仍被昆明

族所阻，“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通至大夏焉”。 年之

后，滇王附汉，武帝赐滇王王印，汉中央在滇池、洱海地区

设益州郡，领 县。怒江以东，今保山、大理一带置不韦、

巂唐、比苏、楪榆等县。 又据《后汉书 西南夷列传》载，

两汉之际益州地区爆发了栋蚕等领导的大规模民众起义。起

义夷众杀郡守、杀长吏，王莽、刘秀都曾派兵镇压。建武十

九年（公元 年），刘秀遣武威将军刘尚率兵渡泸水（金沙

江 入益州。二十一年初，刘尚军追至不韦（今保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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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栋蚕帅，凡首虏七千余人，得生口五千八百人，马三千

匹，牛羊三万余头，诸夷悉平。”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

年），怒江以西、哀牢山以南的哀牢夷内附，东汉中央置

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属的不韦、 唐、比

苏、楪榆、邪龙、云南等 县，合并设置永昌郡。以蜀郡郑

纯为永昌太守，管理这一区域的行政事务。至此，“蜀身毒

道”打通，并由一条民间商旅往来的道路成为官道，为封建

国家和中原人民所知晓。四川所产黄丝、丝绸品由此道源源

不断地运往缅甸，转运印度及当时的西亚等地。而这些地方

出产的琉璃珠、沉香、珠宝等商品，也由此道大量进入到大

理、滇池、四川。一些外国商人也由此进入云南境内居住和

经商。据（华阳国志 南中志）记载：汉明帝十二年（公元

年），永昌郡便住有“闽濮、鸠僚、僳越、裸濮、身毒之

民”，并在那里经商。

缅甸学者貌丁昂在其所著（缅甸史》中对上述情况也有

相同的论述。他指出，“早在公元前 年，就有了一条通

过缅甸北部的陆路。中国的货物就是沿着这条道路经过印度

运往西方的。中国皇帝力图控制途经这条道路的中西贸易。

公元 年和公元 年，罗马帝国使者两次沿着这条道路

前往中国。”

具体说来，这条南丝绸之路的途径，是由四川成都出

发，经灵关道（因必须经清溪关，故又称清溪道）、五尺道

（因经过古僰人居住的地区，又称僰道），进入云南统归永昌

道（因要翻越博南山，又称博南道），由德宏入缅甸，再转

天竺道入印度。其中的灵关道是由蜀（今成都）出发，经临

邛（今邛崃）、严关（今雅安）过大渡河、清溪峡、笮（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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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源）、 都（今西昌）、盐源、会理渡金沙江到青蛉（今大

姚）、大勃弄（今祥云）至楪榆（今大理）。五尺道则由蜀

（成都）出发，沿岷江而下至僰道（今宜宾）后转西南，经

石门关（今盐津）、朱提（今昭通）、夜郎西北（今威宁一

带）、味县（今曲靖）、滇（今晋宁）经威楚（今楚雄）至楪

榆。两条线汇合于大理后再转向西南，经龙尾关（下关）至

博南（今永平），翻越博南山，横渡澜沧江，到达永昌（今

保山）。由永昌南下又分为两支，一支西行经滇越（今腾冲）

出境至缅甸金泉城（今密支那）、安西（今孟拱，又称孟拱

道），由孟拱西行经阿萨姆入印度，是为天竺道。另一支经

茫部（今芒市）、畹町、乐城（今瑞丽）出境到上缅甸腊戍

。据再至下缅甸卑谬 《缅甸史》记载，公元

世纪时，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尚未形成，当时卑谬距海不远，

由此可出海。

因南丝绸之路连接海洋，大秦人（罗马）在进行海上交

往贸易时，除在日南郡登陆外，亦自马达班湾入伊洛瓦底江

而上通掸国、永昌郡，故有琉璃、轲虫、蚌珠流入云南。公

元 世纪时，云南地方政权南诏王国建立，与 国（今缅

甸）交往密切。据唐人樊绰所著（云南志）（也称《蛮书》）

中说：当时，骠国商人经常到大理贸易，云南商人也经常到

缅甸贸易。由于双方商业贸易交往频繁，曾使骠国与南诏交

界处的悉利移城，成为一个贸易重镇。为了便于贸易，南诏

和骠国还各在自己境内设有市场。南诏用于交易的货物主要

是丝绸、金、银、刀剑等手工业制品，以及食盐、雄黄、麝

香、青木香等土特产品。骠国的货物主要是毛毡、琥珀、玉

石、翡翠、江猪、海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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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对外部与中国内地的经济交往虽制订有特殊的商业

政策，但处于同时期的大理国，为沟通缅印贸易亦作出了贡

献，成为宋缅商品交汇的中转地。商人们的经营活动南达萨

尔温江的马达班湾址昆仑、弥臣，从那里获得青木香、紫檀

香、檀香、槟榔、琉璃、水精、蠡坏等药物和犀牛。

三、元明清三代云南地区对外经济交往的增进

由元至清这一段历史时期，是云南地区与周边国家经济

交往有较大发展的时期。元代中央政权加强了对边远地区的

控制。由于中央政权采取的政策不一，也作用着一个行省的

云南地区与周边各国的交往关系各有不同表现。

安南在元、明两朝，朝贡关系依旧，史料记录中陆路仍

多由广西而至。至清代据清《文献通考》有如下记载：“由

云南至其国，道有二：一由蒙自经莲花滩入程澜洞，循洮江

源右岸，过水尾、文盘、镇安、夏华、清波诸州县，凡二十

七日至临洮府，又过山围县、兴化府白鹤县，凡十日，渡富

良江；一由河阳隘，循洮江源左岸，过平源、福安、宣江、

端雄诸府州县，凡二十三日至富良江，然皆山径，欹侧难

行。若循洮江右岸入，乃大道也。” 对该路所经州府、时

间、路况的记载如此详细，可知已历有年所。雍正八年（公

元 年）为了方便中越两国人民贸易，开设了开化府的

马白关，驻有同知在那里经理。“凡遇商贩出关，一律给予

司颁印结，并印烙腰牌，注明年貌、籍贯，照验放行。回日

将牌照呈缴，照例收税。迄今征解无异。是内地人民于开化
，通安南一路，原不禁其出入。 贸易的内容则不论在广西或

云南，都是以日用品交换为主的小额贸易。如“太平极处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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徼，⋯ 他如银、铜、铅、⋯趁圩所市，不过米布帛盐，

锡、丹砂、翡翠之属，皆出交 “及调查平趾，非此产也。”

而，水口等关出口号簿，不过油豆、零星药材并鞋帽等件，

仍供内地在外厂徒服用，并非该国所需，本无实在挟资贸易

之人。是以止有带货出口，鲜有置货进口者。”

老挝，除有官方使节互往的历史，还有民间贸易的开

展。唐代时，原有一条可通过今天的越南义安通往文单城

（万象）的道路，全长十六日程。在北边有一条青木香山路

从今天的西双版纳地区， 到明清时期，经老挝到昆仑国。

中老的交通贸易又有从老挝都城出发经八百、车里到景东者

乐甸（今镇源县东北之恩 此外，乐）一路，全长十三日程

尚有许多小路连接着两国。如由勐腊走猛润隘约一百五十里

可以到南掌国的猛温；由乌得（现已属老挝）走整发隘可至

南掌补干掌。从孟连景线村也有路可通老挝。 还有一些关

隘如乌得的邦董隘、勐腊的拉罕隘、勐丰的埔冈隘、猛漭的

漭本隘等，都已可以通行。 由于有了上述的交通环境，一

些特殊的货物便由老挝进入云南。例如云南在明代时还在使

用的海贝，有一部分就由老挝输入。“海内贸易，皆用银钱，

而滇中独用贝。贝又用小者，产于闽广。近则老挝等海中，

不远数千里而捆致之，俗名曰 至清。 代普洱府东界外的

老挝人，常入云南内地贸易，云南边地的居民也常入老挝贸

易。但因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禁止内地人民出外贸易，例

如“乾隆四十四年夏四月，又谕曰：李侍尧奏：据宣慰土司

刁士宛禀报，在勐嵩隘口，盘获内地民人陈文清等五人，自

南掌地方，携带象牙、犀角、鹿茸、孔雀尾等货，连人一并

解究⋯⋯。”这种政策自然对贸易的正常开展有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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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不过，这些史料记载也同样表明，在山水相连的中老两

地，人民之间的贸易往来实际上是割不断的。

老挝、越南两国与云南的经济交往，伴随历史的演进虽

也有发展，但远逊于缅甸和云南地区的交往。

元代，云南与缅甸的经济交往关系，在“南丝绸之路”

的基础上，又开拓出多种经济交往形式。

年）曾遣使臣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九年（公元 向缅

设置了“金齿年）征贡。至元十九年（公元 ”和“邦

牙”宣慰司。同时还派人着力恢复商道，在沿途设立驿站。

年）缅甸内乱，元朝元成宗大德四年（公元 曾数次派

兵入缅，战后有不少士兵流落缅甸。此后，元政府又在德宏

边境实行军商屯政策，中缅边境的贸易随之发展。据《马可

波罗行纪）和《百夷传》的记载，都提到交换形式逐步由以

牛马等家畜为等价物的物物交换，发展为以使用海贝和金银

为媒介的货币交换。元代云南对缅甸的出口货，以丝绸、金

银为主，缅甸进口的商品则主要是象牙、犀角、翡翠、光

珠、海贝、玉石。其中以玉石的增加较为明显。出现这种变

化的原因，主要是因 世纪时，缅甸从中国聘去大批开采

玉石的工匠，他们带去的采玉技术，替代了当地土法开采。

据史料记载：当时因云南人在缅北地区直接从事玉石开采，

使其产量一年内达千担左右。除此之外，著名的云南马也大

量经缅甸运至印度出售，从而使元代成为滇缅经济交往繁盛

的时代。

另据对缅甸侨史研究有年的华侨作家黄绰卿先生考证

说：“华侨自陆路移殖缅甸而定居下来，当系自元代开始。

元代居住缅甸已有汉人和来自中国的维吾尔族和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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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朝取代元王朝后，缅甸也进入以阿瓦（今曼德勒附

近）为首都的上缅甸国时期。明太祖洪武十八年（公元

年年），平缅宣慰使恩伦叛变，明兵入缅平叛。 明

朝置六宣慰司，即木邦、缅甸、车里、老挝、八百大甸、勐

养，在阿瓦置缅中宣慰司，封缅甸王卜刺浪为宣慰使。后又

增设四司，即陇川、孟密、蛮暮、干崖，加强明中央对边远

地区的 年阿瓦缅控制。嘉靖年间，缅甸再次变乱，至

王承认中国为宗主国，明代宗封之为阿瓦宣慰使，赐冠带和

金印，并警告中缅边道上的掸族土司，不许阻碍滇缅商道的

正常通 年将行。为了保证中缅贸易正常进行，明军于

驻兵基地移到怒江以西的腾越。

明代，滇缅经济交往已经非常频繁，即使在战火频频的

硝烟中，仍有商人冒着生命危险，往来于滇缅两地和经由缅

甸进入 年）时王骥就针东南亚贸易。正统九年（公元

对这种情况说过： 近边牟利之徒，私载军器诸物，潜入木

邦（今缅甸掸邦北部）、缅甸（以今阿瓦为中心的伊洛瓦底

江中游地区）、车里（今西双版纳）、八百（今泰国清迈一

带）、老挝诸处，结交土官人等，以易有无。”

此外，因为明朝数度派兵征缅，有不少士兵流落缅甸，

特别是明末桂王逃往缅甸时，随从到缅者也有千余人，散驻

于沙洲（今实阶）。后明将白文选、李定国遣兵 余万，赴

缅迎接桂王，入缅后据守孟乃（或称孟良，即今景栋附近），

遭缅兵阻击，也有部分散落缅甸乡间。这些流散的明兵与当

地民族通婚，形成桂家（或称贵家）又称敏家势力。这批移

民的遗裔中著名的有茂隆银厂的吴尚贤和波龙银矿（中国人

称为“大山厂”或“老银厂 的宫里雁，雇佣工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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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下千万人。”随着侨居缅甸华人的不断增加，滇缅经济交

往不断扩大。往来于滇缅商道上，从事经商、开矿、务农的

华人络绎不绝。“明代华商曾经从陆路输入白盐接济食盐缺

乏的缅北。开采孟密的宝井（摩谷红宝石矿）是明万历三十

年（公元 年）开始的。缅产棉花在明代开始输入中国。

当时华侨居住八莫已有数万人。⋯⋯这些陆路来缅的华侨已

有福建、广东人了。到了明末清初，华侨在缅北瓦邦和南渡

开采银矿，两地的矿工各达数万人。在景栋、八莫和密支那

等地 据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记都有华侨商旅往来。”

载也说：隆庆年间“江头城外（今八莫）有大明街，闽、

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

明朝时期缅甸出口到中国的主要货物是宝石。宝石价格

昂贵，贩之可获厚利，很多中国商人便前往缅甸开采宝石矿

井和经营宝石贸易。据谢肇淛撰《滇略》中《永昌府名产》

和《风俗》条记载：云南商人从数千里以外的孟密、勐养等

地把紫英、云母、水晶、绿玉、古喇锦、西洋布、孩儿茶等

贩到云南，销路非常好，“辐辏转贩，不径而走四方。”当时

云南在缅甸经营宝石的商家已达一百多家，开采宝石年产量

约千万担左右。明王朝还派出太监在云南专门负责从事缅甸

珍奇商品的采购、玉石的加工上贡。云南的腾越自此成为缅

甸玉石加工外销的重地。中国销往缅甸的商品，仍以丝绸、

生丝为大宗。丝绸不仅是缅甸各阶层人士的重要衣料，缅甸

国王更经常把它作为外交礼物转赠给外国。加之随着入缅华

人逐渐把织绸技术传播开来，促进了缅甸丝织业的发展，更

使输缅的生丝增加，最多时曾达一年 万担。此外，一些关

系人民生活的日用品交易也日趋增加。例如铜铁打制的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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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针锥、铜锣、铁锅等手工产品，民间手工制作的土布、

纸、毡、土碗、麻线、爆竹、斗笠、滇茶、核桃等土特产

品，都成为滇缅商人经营的商品项目。在与云南接壤的缅北

地区，还出现了日趋繁盛的以缅棉交换滇盐的贸易。为了便

于管理，明初在昆明设“缅学馆”专门负责对外经济交往事

务和接待缅甸来使与客商。至明永乐三 年），年（公元

又增设云南“市舶提举司”。

由于滇缅贸易的发展，边境地区还陆续出现了一些贸易

西南夷风土记中心和货物集散地。如前引的 》中说：“蛮

莫等处，乃水陆会通之地，夷方日用咸自此出，货利之盛，

非他方比。”缅甸所需要的茶、盐、毛缨等，都先由云南运

至蛮莫，再“由蛮莫而后入也”。据《云南志略》记载：当

时边民交换的市场，大约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较为普遍的农

村集市，或五日一集，或十日一集，交换的货物主要是傣族

人民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如茶、盐、布等。另一种则是较大

的商业集镇，如前所述及的江头镇，盛产宝石的孟密等地，

已出现“一日一小市，五日一大市”，“估客云集”“商贾辐

辏”的景象。

清初，派兵入缅迫交永历帝，自此直到乾隆三十年（公

元 年）以前，中缅边境平静，贸易交往正常。 年

以后，雍籍牙王朝在中缅边境内战，并由此屡犯中国边境，

清王朝多次派兵平息。 年 月，缅方请和，清缅双方

在八莫城南伊洛瓦底江边的恭屯缔结和约，规定停止战争，

清军撤出缅甸，恢复贸易，缅甸向中国遣使纳贡。后又在签

约的一些具体问题处理上出现麻烦，缅方背约不贡，清政府

遂关闭了中缅贸易税口，禁止两国商人来往贸易。乾隆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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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缅甸内乱，同时一年（公元 受暹罗复国威胁，在

内外压力之下，缅甸由 座、驯象木邦备金叶表文、金塔

年头、宝石番毯诸物入贡中国。 缅王孟云又遣使入贡，

年缅甸趁庆祝乾隆八乾隆皇帝册封他为缅甸国王。 旬

寿诞之机，再次请求开放两国贸易获准，自此恢复友好往来

直至缅甸被英国占领时。

清代，是滇缅经济交往最繁盛的时期。首先，由于清缅

战争，滞留和迁移入缅的华人增多，他们在缅甸的经济活动

影响也逐渐增大。有许多文献 年当雍籍牙将孟都说：

族赶出“大光”，将该城改名为“仰光”时，聚居于该地唐

人坡一带的中国船户已相当多。他们在江岸自建起一个码

头，被称为“中国码头”。到 年时，华侨居留缅甸者已

有 万人。西姆斯在其 年的使缅日记中，曾多次提到

上缅甸有“德由谬”（即中国城）。此外，在上缅甸居住有众

多华人的阿瓦、阿摩罗补罗、八莫、蛮莫、孟拱等地区，都

有“汉人街”“、关帝庙”“、观音寺”“、云南会馆”等等，从

事着商业活动和其他经营活动。又据史载：上缅甸的宝石

矿、银矿的开采，主要是由华侨在经办。阿瓦以北七十英里

的伊洛瓦底江流域的商业，也主要是华侨在经营。

由于滇缅贸易有了进一步发展，陆路边关有可观的收

入。中缅双方便都在边境上设置关卡，征收过境税。据汉内

上尉 年记述，中国商队在八莫向缅甸政府交纳的过境

税是： 卢比，驴一驮马一驮 卢比， 卢比。牛一驮

贸易的繁盛使缅方在抽收税款上获利匪浅。敏同王在位期

间，每年可由此征税 万克亚特 万（ ，折合英镑

镑，是同期英国港口格拉斯哥与下缅甸贸易总额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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